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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

铁矿税费远超 20项“资源税改”被指杯水车薪

继煤炭实行资源税改革之后，铁

矿石资源税改革的步伐也在提速。

“下一阶段工信部还要会同财政

部、税务总局研究如何合理征收国内

矿山的税费，使国内矿山有公平的竞

争环境。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

业司副司长骆铁军在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举办的第三届铁矿石高端论

坛上做出上述表态。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内部人

士称，正在研究铁矿石资源税的改革

方案。

但联合钢铁网分析师朱金龙向

记者表示， 国内铁矿的税费在 20 种

以上， 单单改革一个铁矿石资源税，

对企业而言，成效不会很大。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

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矿山的税负水

平约为 20%至 30%， 在全球属于最高

水平。 如果税负从 25%下降至 10%以

内，国内大中型矿山仍有竞争力。

仅改革资源税

难解税负重难题

朱金龙告诉记者，不太看好铁矿

石资源税的成效，仅仅减轻或者免除

资源税，对矿山的减负作用有限。 该

税作为地方税，地方在执行政策的时

候，也会打折扣。

铁矿石资源税自 1984 年开始征

收，1994 年后调整为从量定额征收，

征收范围为每吨 2 元至 30 元， 并根

据矿山不同类型和等级来给予不同

的征税标准。 2002 年铁矿石资源税下

调，按规定税额标准的 40%征收，2006

年重新向上调整至 60%，2012 年上调

至 80%。

朱金龙举例说， 华东地区某矿

山，资源税仅占企业完全生产成本的

1.5%左右。

山东一家大型国有矿企总经理

告诉记者，现在企业的税负很重。 特

别是资源补偿费的政策，这纯粹是一

个胡闹的政策。 过去是以量征收，一

吨矿石征收它的矿石价格的 2%。 现

在是以价征收，按照销售收入的 2%征

收，把整个选矿的加工、其他的财务

成本等都放到征收税里，资源补偿费

里面， 这样矿山企业的负担太重了，

等于要把一部分矿山企业逼死了。

辽宁一家大型铁矿企业 CEO 也

告诉记者，各种税费太多，国内铁矿

本来就高，现在各种税费加起来快占

到总成本的 50%了。

一位铁矿石企业老板称，自己的

公司虽然税费成本到不了 50%， 但也

差不多在 30%以上。 要缴纳的税包括

增值税、资源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

等很多想不起来的税种，还要缴纳一

些名目繁多的费用。

（下转第十一版）

近日，随着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大幅度裁员，葛

兰素史克撤裁美国研发团队等一系列消息传出， 跨国药企正

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医疗反腐的

不断深入，及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外资医药企业正在承受着

越来越多的压力。

医药代表风光不再

据了解， 中美上海施贵宝此次减少的职位大多集中在医

药代表等销售领域，这也是即葛兰素史克在 2014 年上半年大

规模削减中国医药代表以来， 外资药企再次对传统销售渠道

进行削减。

据记者了解，2013 年葛兰素史克事件以来， 不少外资医

药企业就采取离职人员不再补招、 不再招聘新的医药代表等

措施来控制医药代表数量， 同时对现存的医药代表进行合规

化培训。

“从今年年初公司就开始对医药代表的考核进行调整，逐

渐取消销售指标，薪酬不再与绩效挂钩。 ”一家跨国药企驻北

京东城区的医药代表赵先生向记者介绍说， 对医药代表的合

规化改造主要是对医药代表进行培训，改变考核方式，审查公

司人员与医生的各种交流活动。 同时对组织的会议尤其是学

术会议进行抽查， 比如会议规模、 接待规模等都有明确的限

定。

“过去，请医生吃饭、看电影，给医生的学术报告出场费都

可以直接向公司报销，而现在不行了，申请一场学术活动都很

难。”赵先生说，“监管的力度确实很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

多医院就要求医生不能和医药代表接触。 ”

“除了被裁员的，主动离职的同事也不少，我们公司在北

京的医药代表已经减少了 50%以上。 ”赵先生表示，现在留下

的人不少也在观望，“毕竟过去药品的提成在业绩中要占很大

比例，现在考核机制一调整，我们的收入减少了一大块，工作

也没有动力了。 ”

对此，业内有分析称，近年来跨国医药企业增速放缓，不

少企业都希望通过减少开支来保证利润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

下， 企业不得不对极为烧钱的学术会议和医药代表的人海战

术进行调整，削减传统销售渠道也是无奈之举。

新营销渠道逐渐成长

“据我了解，现在也有一部分跨国药企意图和咨询公司等

第三方合作，将医药代表这种业务划到咨询公司去，以降低成

本，并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位资深医药行业营销负责人

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常见的第三方就是“自然人营销”。

事实上， 自然人营销和外包给代理商进行销售是国内制药公

司的特有模式，但随着国家打击医疗腐败的力度日益加强，越

来越多的跨国制药公司也开始考虑采用这种本土企业营销模

式进行销售。

赵先生表示，“据我了解， 南方一家药企一款销售额超 4

亿元的处方药就是靠营销自然人操作， 单是做这个产品的营

销自然人就超过 1700 人， 而该公司全部销售人员才将近

1000 人。 ”赵先生介绍，相较于医药代表，营销自然人不需要

花费药企的固定成本，只是从销量里面提取劳务费。

除了将销售业务外包，移动医疗技术的发展，也为药企营

销提供了新的渠道。 据了解，通过专业 App、论坛以及电子病

历系统上的广告， 药企能更直接、 更便捷的影响到医生的决

策。 因此，近年来类似丁香园、生物谷这样的医生交流社区也

越来越受到药企的青睐。

公开数据显示，在中国大城市医院中，71%的医生首选通

过网络或者移动设备等数字化渠道，来获取相关的医疗信息。

相对应的， 仅 11%的医生仍倾向于通过传统的医药代表拜访

方式获取医疗信息，这一数据比去年的 37%下降了 26 个百分

点。 这也是药企减少传统医药代表的一个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 App 对医药代表的挑战，不仅仅局

限在信息检索方面，在营销作用方面，其也在蚕食着医药代表

的阵地。一家医疗 App“掌上药店”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2013

年，多家药企在掌上药店的投入已经达到百万元级，来自于药

企的营销订单也越来越多。

跨国药企痛改营销渠道

医药代表或成记忆

本报记者 张博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油价持续低位

煤制油面临全线亏损

半年左右时间， 国际油价几近腰

斩。 煤化工项目所受到的冲击不可小

觑。

“煤制气、煤制油的日子现在应该

不怎么好过， 相对好一些的煤制烯烃

也不如过去了。 ”一业内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以前，煤制烯烃 1吨

能有 1000元以上的利润，现在 1 吨的

利润在 400元左右。 ”

不过，普遍观点认为，原油价格下

跌目前暂时不会影响煤制油的发展前

景。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笑天表示，根

据目前在建及拟建的项目预计 2020

年煤制油的产能将接近 2000万吨。随

着国内环保标准和监管力度的不断提

高，包括碳税的出台可能，特别是在目

前炼油能力相对过剩， 成品油市场需

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煤制油项目的

发展会受到严格监管。

已突破盈亏平衡点

煤化工项目一直受到广泛质疑，

无论是经济性还是环保代价。 而国际

油价的下跌更是一记沉重打击。

半年前， 国际油价位于 110 美

元 / 桶左右。 半年后，截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 油价已跌破 70 美元 /

桶，而且反弹迹象不明显。

王笑天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一般新型煤化工的盈亏平衡点在油价

80 美元 / 桶， 现在油价跌至 60 多美

元 / 桶，“煤化工利润肯定是被压缩

了”。但是，“原油价格的下跌目前不会

对煤制油造成太大的影响， 除非原油

长期低于 50 美元 / 桶运行。 ”

不过，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中

心主任林伯强并不看好眼下的煤制油

项目。“以目前的原油价格来看，煤制

油项目应该是亏损的”。

一位长期关注煤制油项目的企业

相关人士张先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现在煤制油项目应该都不怎么

好。 ”据其介绍，神华集团的一个煤制

油项目就停工了。

大唐电力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周刚， 在大唐发电 2014

年三季度业绩发布电话会议上介绍

公司 2014 年三季度业绩时， 最后仅

用一句话描述了公司煤化工的进展，

“公司煤化工重组工作正在按照计划

推进。 ”

此前， 大唐电力披露的半年财报

显示，截至 2014 年上半年，公司煤化

工业务非募集资金投入已近 600 亿

元， 但旗下三大煤化工项目至今尚未

有一个投入商运；报告期内，大唐发电

煤化工板块亏损 13.67 亿元， 同比扩

大 1.65 倍， 资产负债率高达 84.69%。

随后，关于重组煤化工的公告发布。

在绿色和平举办的《煤制气产业

发展的利弊研讨会》上，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

任李俊峰直言不讳地说，“很多企业

都试水了， 无论是大唐还是国电，都

不是十分成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

赚钱。 ”

据报道称， 国电集团今年年初也

挂牌出售旗下煤化工等相关业务。 华

能集团在新疆的一个煤制气项目经过

4 年多技术论证，仍迟迟没有开工。

未来成本将更高

按照计划， 兖矿集团百万吨级煤

制油项目将于 2015 年年中全线贯通

运行。 油价下跌好像并没有影响兖矿

十年磨一剑的决心。

“开弓没有回头箭”。 兖矿集团相

关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根据

项目管理，正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如

果因为原油市场目前不景气而停下

来，那么项目前期投入，包括银行贷款

都将受到牵连。 ”

而且，能拿到“路条”着实不易，

“煤制油的门槛太高了”。 上述兖矿人

士告诉记者，“首先，项目投入成本高，

如果产生 1 万吨油品需要投入 1 亿元

左右的人民币， 如果是百万吨至少需

要百亿元人民币。 一般企业承受不了

这么高的成本；其次，国家限制煤制油

项目；此外，煤制油是消耗其他能源产

生新能源。 ”

同时，“对当地经济拉动较大，相

当于当地 GDP的 3/4。 ”王笑天表示。

在林伯强看来，“虽然前期投入大

量资金， 那也比到时油价继续低位运

行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要好得多，否

则到时亏损更多。 ”

林伯强认为， 现在大多数企业采

取的策略应该是观望。“不停，但也不

抓紧时间积极做。很多企业，可能去年

投资 20%，今年可能只投入 2%。 如果

油价回不到百元以上，那就只能停工；

如果油价回到 100 美元 / 桶， 还可以

接着做。 否则，无利可图。 ”

虽然目前煤制油项目盈亏点在七

八十美元 / 桶， 但未来这个数字将不

断上升。 林伯强表示，“今后环境标准

在提高， 因此企业的成本也在不断增

加， 时间拖得越长， 国家环境标准越

高。 ”

“煤制油只能作为战略的一种补

充。 ”如果仅仅是以商业方式来运作，

林伯强并不看好，“因为风险过大，来

自页岩气、新能源、水资源、环保等对

于煤制油都将是一种威胁。 ”


